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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面积 ４５８３平方公里。它以其博大神

奇，被古人尊为中国的西海。历代王朝均以名山大川之例敕令诏封予以祭

祀。

在群山环抱之间，在茫茫草原之中，有这样一个横无际涯的大湖，着

实摄人魂魄。它使那些世居于青藏高原的人们，有了守望大海的宁静和愉

悦，有了关于遥远的海的相思、海的梦幻。

海心山，湖中最大的岛屿，传说这里曾驯养过唐天子的良驹宝马，故

名龙驹岛。很久以前，便有道人佛徒在此兴建庙宇僧舍。今天，仍有人不怕

青海湖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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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在这荒凉而美丽的小岛上落居修行。

环湖周长 ３６０公里的湖岸草原，蓝天绿野，花团锦簇，景色旖旎。被誉

为“金牧场”的这方养身乐土，世代居住着藏、汉、蒙古、回等民族。其中人

口最多的是藏族牧民。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在这里逐水草而居，流动放牧。

在环湖大草原西北部的藏族牧民，此时都在远离青海湖的夏季牧场

上。他们那黑色的牛毛帐房已支起来四个多月了。

山谷里寂静无声。撩起帐房的门帘，却是一片喧闹。

这家的主人叫秦本，今年 ５６ 岁，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女儿已经

出嫁，二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算下来，一家老老少少有 １４口人了。放牧

归来，喝着奶茶，煮起手抓羊肉，终日的劳顿顷刻消融在一片欢声笑语之

中。

字幕：秦本家 １４口人，８个劳力，有羊 １３００只，牛 １５０头，固定草

山 ２０００多亩。

夏天是草原上最美好的季节，也是牧民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秦本

给一家大小都做了明确的分工，自己也不闲着，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秦本是这一带的中等富裕户。在夏季牧场上他与招了女婿的二女儿

家相距不远，便于随时相互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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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那边是另外一户牧民———歇日的家。他也是与招了女婿的大女

儿相互为邻。

每当草原上第一道曙光升起，帐房人家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煨桑，以

供奉山上的各路神灵。

小伙子扎西是家中的长子，受到特殊的宠爱。只是他每天早上起来这

种额外的忙活，是父母所不乐于接受的。老人说这种“汉民味道”呛得很。

过去，他们从来不刷牙，十天半月不洗一次脸，不是照样都很结实吗？

字幕：歇日家有 １０口人，５个劳力，羊 １５００只，牛 １２０头，固定草

场 ２５００亩。

歇日家有 １０ 口人，大女儿招了个女婿，名叫钟果；二女儿已经出嫁。

家里还有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劳动力相对有些短缺。可才五十出头的歇日

和秦本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觉得自己在草原上已经跌爬滚打了一辈子，现

在到了该歇一歇的时候，平日里，只是拿拿主意动动嘴。

夏季牧场远离人烟，黑色穹隆遮盖下的孩子们越发感到寂寞孤独。每

天闯入他们眼帘的只有这些嬉戏、漫步的小动物。除此而外，便是一望无

际的高山草原和炙人的阳光照射。

歇日的大女婿———钟果是个精明干练的青年，歇日家的主要活路全

由他与儿子扎西操持。歇日是这个家庭的权威，一切生产、生活的大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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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他来决定。

草原上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不一样，他们从七八岁的时候起就要充

当家庭的半个劳动力，放羊、背水。夏季草场，往往都离水源很远，孩子们

去背两三趟水，一天的时光差不多也就过完了。

歇日家的牛、羊，按人口平均，比秦本家多。两家隔山为邻，扎西与秦

本的三女儿措果相爱，对两家人来说，这已不是秘密了。但按当地的习俗，

白天是不能相会的，他们只能在放牧的时候遥遥相望，在远眺的目光中互

诉衷情，并以一定的联络暗号，约定夜晚幽会的时间和地点。

夏季草场多为高山草场，居住更为分散，往来不便，人们都有一种说

不出的寂寞。天气也是说变就变，时而大雨，时而冰雹，更令人苦不堪言。

牧民都热切地盼望着早日下山，进入地势平坦、水草丰茂的秋季草场。

青海湖地区平均海拔 ３５００米以上，气候寒冷干燥，牧草低矮，生长期

短。为了满足牛羊的需要，牧民们一年之中不得不在夏季、秋季、冬季牧场

辗转放牧。搬迁转场于是成为草原上的头等大事，需要在村民会议上郑重

地做出决定。

转场的决定形成之后，各家各户便急不可耐地拆帐房、捆行李。虽然

在来夏季草场时，为了搬迁的方便，牧民们已经把需用的物品减了又减，

可是，仅靠人赶牛驮，要把这上千只牛羊和一大堆东西迁到秋季草场，仍

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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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了明天出发的准备，一家人围坐在炉灶旁，简单地吃完今年夏季

草场的最后一顿晚餐，就开始耐心地等待明日一早初露的曙光，同时，也

在心里筹划着到秋季牧场以后，继续为牲畜抓膘催肥的种种措施。

熙熙攘攘、浩浩荡荡的搬迁队伍天不亮就出发了。它使那些原本寂寥

空阔的草原小路变得拥挤而又热闹。每逢这种时候，牧人总显得兴致盎

然，精神抖擞。牧畜似乎也变得不知饥渴，不知疲劳，争先恐后地奔向前

方。

南归的大雁从天空掠过，它们仿佛是以自己长途迁徙的果敢和执著，

鼓励着搬迁的牧人扫除一路艰辛，奔向秋季牧场。

终于回到了距定居点不远的秋季牧场，眼前的一切，都这样熟悉，这

样亲切。

秦本这辈子搬过多少次家，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在秋季草场刚刚支

起的帐房里，女人们都在忙着泥炉灶，这是草原上检验家庭主妇能干与否

的重要标志。牧户人家的主妇几乎是把泥炉灶当成一项精美而又高超的

工艺去完成，他们每搬一次家就要泥一次灶，一年最少要泥两三次，多的

要泥五六次。

习惯了这种不断搬迁的生活，一个虽说不算舒适但仍可安居的处所，

几个小时就能安排停当。女婿才让不敢怠慢，赶紧跨马扬鞭赶着羊群去草

场给羊儿抓膘催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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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罕见的四角羊，是秦本家的神羊，老人说，它为他们带来了吉祥

和人畜兴旺，一家人为此十分自豪。

秦本还嫌家里劳力不够，想给三女儿措果招个上门女婿。他不愿让温

顺而又能干的措果离开自己。措果尽管和歇日家的扎西相好，可歇日家因

缺少劳力，显然是不会放扎西走的。到底如何是好，秦本一时拿不定主意。

歇日搬到秋季草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依照儿子的心愿来秦本家求

婚。措果是这一带出了名的能干的好姑娘，歇日一家可不想让别人抢在前

头。

歇日的坦诚恳切使秦本无法回绝，他只好打消了自己招女婿的念头，

同意把女儿嫁给扎西。

秦本的老伴对女儿婚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她只是在一旁悄没声儿

地包着饺子。用饺子代替手抓羊肉款待客人是如今草原的新时尚。

措果今天显得格外美丽。她心情好极了，庆幸自己终于如愿以偿。虽

然往后的婚事还难免会有诸多周折，但能嫁给自己真心喜欢的人，就是怎

样等待，怎样好事多磨，措果都有足够的耐心。

这个招人喜爱的孩子叫华青多日杰，译成汉文，就是“英雄的金刚”。

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大早就被大人们弄醒穿上新衣服，更不明白为什么帐

房内会有那么多喜笑颜开的叔叔阿姨，要不是看见妈妈的满脸笑容，说不

准早已吓得号啕大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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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华青多日杰，半岁；新娘：朋毛吉，２２岁。

今天，是华青多日杰母亲朋毛吉的喜日子。天空飘着澄净的雨丝，按

照传统说法，这样的天气十分吉利。年轻的朋毛吉要带儿子回丈夫家了。

她是一年以前结的婚，因为女方家里缺少劳力，新郎赞公吉就在新娘家留

住了一年多，直到今天才正式举行婚礼。新郎家将同时增添两口人丁，整

个婚礼因此而办得格外隆重。

今天华青多日杰特别逗人喜爱，新郎赞公吉因为儿子回到自己家而

十分得意，不时地抱着他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听任众亲友的夸赞。

字幕：新郎：赞公吉，２２岁。

按照传统规矩，举行完婚礼的当天，新娘还要返回娘家，这回朋毛吉

在娘家住上一两天，就可以来婆家同儿子丈夫团聚了。

字幕：智华，５０岁，家有 ７口人，６个劳力，有羊 １０００多只、牛 ２５０

多头。

离他们不远的智华一家就不用担心劳动力问题，全家 ７ 口人倒有 ６

个壮劳力。因为劳动力多，草山好，再加上经营管理有方，智华一家早已成

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们是这方圆最早搬进定居点的牧户，每年只在夏

秋时节往返搬迁一次，其余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定居点温暖舒适的房屋里，

青海湖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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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和辛苦。

定居时间一长，家当也就一天天多起来，箱箱柜柜摆满了偌大的房

间。连许多过去怕在频繁搬迁中丢失、总是戴在妇女脖子上的珍贵首饰，

也被牢牢地锁在了衣柜里面，只有在聚会和节日时才拿出来穿戴。

此时此刻，智华的女儿正在精心打扮自己，准备去参加村里的赛马大

会。

赛马会是草原上的一大盛事，每年都要如期举行。往日的赛马会，人

们注重的是勇气和力量，是牧民们的英姿雄风与强悍生命的再现。而如

今，赛马会在更多的意义上则成了感情交流、商品交易、草原狂欢的大好

时机，成了人们联谊、交际、购物、游乐的场所，成了牧民心驰神往、非去不

可的地方。

环湖草原平日里冷冷清清的小镇集市，此时成了欢腾的海洋。人群中

最显眼的是服饰艳丽的妇女们，很多牧民家庭不管家务活有多忙，也要让

终日不得闲的女人腾出手来参加赛马会。牧家的女人们洗净脸上的尘土

灶灰，换掉拴牛挤奶时穿的衣服，在这里舒展着劳作了一夏的腰身，享受

着真正属于自己的几天时间。

秦本一家今年选出了五匹好马，可是没有拿到一份奖赏。这在过去，

无疑是十分丢脸、十分尴尬的事。但今天的秦本，对此却毫不介意。他来赛

马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女儿措果购置嫁妆。农贸市场、大小商店，他都要走

８



走看看。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货物，一时间使人眼花缭乱。

赛马会上热闹够了的人们，又回到各自的居住点，牛羊等着放牧，帐

房还将搬迁。

喧闹了几天的青海湖又归于暂时的宁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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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升的太阳像团火，点燃了青海湖的早晨。比太阳起得更早的是牧

人。他们已经放出圈里的羊群，挤完了当天的头遍牛奶，开始了新的一天。

秦本家搬到秋季牧场有 ２０多天了。这里地势平坦，牧草茂盛，但面积

不大。为此，再过一个月，女婿才让和儿子阿福旦还得不辞辛苦地赶着牛

羊去高山上的冬季牧场。家里需要事先为他们缝制一顶上山用的帐篷。

在牧区缝帐篷，如同在农业区盖房子，亲戚朋友都要轮流赶来帮忙，

人多手稠，一顶小帐篷两三天就可以完成。

虽然离才让和阿福旦上山还有一些日子，但秦本老是觉得不把帐篷

什么的准备好，心里就不踏实。草原上过日子，处处都要未雨绸缪提早打

算。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疏忽，也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一个精明的牧

人是不会事到临头才手忙脚乱的。

青海湖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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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本的大儿子宫保扎喜也和他老子一样精明强干。秦本老人按照家

里人口平均数分出一部分牛羊，让他另立门户单过，而把听话的女婿才让

留在了身边。虽然分了家，但秦本对儿子的大小事还要操心过问，对此，宫

保扎喜有他自己的想法。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定居点上的草已经开始枯黄。

选了个吉利的日子，秦本一家拆掉了秋季草场上的帐篷，搬走了一切

东西，草原上于是又多了一个没有帐篷遮盖的炉灶，多了一处牧人曾经生

息、栖居的遗存。

才让和阿福旦就要上山了，老人、孩子以及留下来的老弱牲畜要搬进

定居点。

宫保扎喜虽然分门另户，父亲搬家他仍然主动来帮忙。在这地方，儿

子不管老子是会让人笑话的。

被冷落了五个多月的定居点又热闹了起来。房子粉刷一新，炉灶也需

要重新上泥。

秦本家这栋房子五六年前就盖好了，可每次从牧场回来，一家人总还

像搬进新房一样感到新鲜。进入定居点的日子，是牧民梦寐以求的时刻，

从此没有了帐篷里雨天生不着火的烦恼，没有了高山上野狼夜晚惊扰畜

群的担心。

灿烂的阳光直射进来，每一件家具都写满了温馨。

鸟儿在它们阔别多日的主人门前叽叽喳喳，孩子们也显得格外欢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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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点一般都建在避风向阳的低处，户与户、村与村之间的距离并不

遥远。几个月因大山阻隔难得谋面的人们，这时候开始频繁地走亲访友。

炊烟袅袅的房子里，每天都洋溢着醉人的欢声笑语。

也有些人家改不掉以往游牧生活形成的习惯，在定居点里仍然搭起

帐篷居住。他们觉得严严实实的房子里空气沉闷，住着别扭，直到天气寒

冷异常，不得已才搬进房子。

屠宰季节到了，乡上缴公购牛羊的任务下达到村里，规定每百只羊中

要缴两只，价钱按称重计算，一只羊约在二三百元之间，比市场价低 １００

多元。至于牛，每户平均还不到一头，谁缴谁不缴，一般都用抓阄的办法解

决。牧民认为这是最公道的选择方式，抓上抓不上都是天意。

秦本家按规定要缴 ３４只羊。老人把经过仔细挑选的一批淘汰羊和几

只当年的小羊，从羊群里抓出来圈在一起，准备缴到乡上冷库。而后，他并

不急着出发，而是回到帐房里，端起一碗酸奶，边吃边和家人商量用什么

方式与冷库的人讨价还价。等一切都胸有成竹之后，这才赶着羊群上路

了。

秦本家里总共有 １０００ 多只羊，按当前的市场价计算，约值人民币 ３０
几万元。除掉产羔母羊、当年的小羊、一家人吃掉的菜羊，到秋天出栏季

节，能够变成商品畜出售的，还不到总数的 １５％。

青海湖之波

ＱＩＮＧＨＡＩＨＵＺＨＩＢ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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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ＴＩＡＮ ＺＵＩＪＩＮ ＤＥ ＤＩＦＡＮＧ

冷库给的价钱比预想的要好，而且很快拿到了现钱，这使秦本十分满

意。他要用这钱给辛苦了一年的儿子和女婿分红，为了公平起见，老人特

意请了个外人来算账。

冷库经理名叫杨合义，是个非常善于经营的人才。他一眼就能看出一

只活蹦乱跳的牛羊能宰多少肉卖多少钱，与秤称的总是相差无几，为此，

他获得了“屠夫状元”的赞誉。他不仅热爱青海湖畔这一片辽阔美丽的土

地，而且非常理解牧民的艰辛，和他们有着密切的交往。他在青海湖畔创

办了青海省惟一的一座乡办冷库，从事畜产品加工，每年能给乡里带来将

近 ４０万元的收入。

卖掉公购羊之后，歇日家趁着手头有了余钱，开始加紧为扎西准备定

婚彩礼。一旦送过彩礼，结婚的日期就可以确定下来。

按照惯例，定婚彩礼要准备二十套内外穿的衣服，三十丈各色绸料，

外加珊瑚玛瑙首饰和茶酒，总共要花 １万多元。歇日家有花这么一大笔钱

的能力，但在送去的彩礼中，还是省略了价值五六千元的珊瑚首饰，不过

答应日后补办。秦本老人几经踌躇之后，终于允诺了女儿的婚期。

改革开放的大潮波涌环湖草原，一些有眼光的青年试图摆脱传统观

念的束缚走出草原，他们小心地把一只脚伸向商海大潮，而另一只脚还牢

牢地踩着大草原，一边经商，一边放牧，日子越过越红火。

字幕：现在放牧的草山不好，水比较困难，再加上秋天冰雪灾

害多，我们牧民无法抵抗自然灾害。虽然从事牧业生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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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这些情况，我看还是经商好。

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商店，每天也都可以稳赚 ２０多元钱。店主人

表示，他要脚踩牧场、市场两只船，稳步奔向小康。

正如项周杰所担忧的那样，随着牧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牛羊数量的

急剧增加，不堪重负的草原也在日益退化，加上自然灾害频繁，牧草不足

的问题就显得越加突出，草原纠纷时有发生。这一片草山原是牧民加洛和

卡卓本两家的混合草场。没有建立定居点之前，他们谁也不曾留意哪家的

牛羊吃得多，哪家的牛羊吃得少。现在草山承包了，两家的牛羊也都增加

了几倍，两人便开始认真地计较起草山的归属、界限问题。官司已经打了

几个月，但一直很难裁定。

（同期声）这事全是你做的。不，全是你干的，如果是我做的，

那你就喝我的尿。你想要哪块草山就要哪块，想要大的就要大

的，想要小的就要小的，到乡里告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全是你

的理，你自己弄得大家都知道，你自己把地交了，你说把 １５０ 亩

地交了以后再分，现在又不承认了，你问我了吗？那块地要分能

行吗？昨天不是分了吗？是这样的，分的时候你也在，现在又说不

行，这全是你弄的，我们到哪里告状都行。

科研部门连续多年大面积的观测证实，近十年中，环湖地区产草量大

约下降了 ３４％。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处高寒，生态环境脆弱，植被易于损坏；

另一方面，也与当地日益严重的草鼠灾害密不可分。

青海湖之波

ＱＩＮＧＨＡＩＨＵＺＨＩＢ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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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环湖草原面积 １０ ０００．５万亩，是我省发展畜牧业的重

要基地。草原退化明显，根据我站 １９７３年调查测定，平均可食青

草每亩 １４５ 公斤，时隔八年，到 １９８０ 年调查，可食青草亩产 ９５

公斤，产草量下降了 ３４％。

当地牧民形象地说牛羊有五只嘴，吃掉的草只是五分之一，踩掉的却

有五分之四。那些被牲畜往返践踏折断的枯枝败草，风一吹就没有了。植

被稀疏，草原过于疲劳，草鼠也就猖獗起来。草原承包以后，一家一户的牧

民面对自家上千亩的草场，无力治理鼠害，只好眼看着草鼠一天天在破坏

草原。

秦本老人就常常为自家草山的命运而忧心忡忡。

牧民的后代宫保拉旦不愿像父辈一样日出而牧、日入而归，一辈子跟

牛羊打交道，他渴望走出牧场，过城里人那样的现代生活。他把家搬到了

有电的地方，卖掉了大部分牛羊，买了一部旧车跑运输。由于不善经营，不

但没有赚钱，反而连老本都赔了进去。临了，只剩下家里没有卖掉的十几

头牛。可凭着自己的聪明，宫保拉旦又另辟蹊径，修修摩托车、放放电影，

居然维持了一家人的生计，还负担了两个孩子的学杂费用。为此，没能走

出草原的宫保拉旦倒成了环湖地区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

同样有过不少牛羊的牧民多杰太，如今穷得只有两头毛驴了。三年以

前，他还有 ３００ 多只羊、１０ 几头牛，因为致富心切却又经营无方，在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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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口贩卖的生意中，把全部家当都赔了进去。如今，他只能和老伴、孙女相

依为命，过着一种潦倒而又清贫的日子。

（同期声）不能说上面的坏话，我卖了牛羊去天峻县贩马赔了，

本来还剩下几头牛，死的死，跑的跑。我快 ７０岁了，我们老两口

也干不动了，主要原因就是这样。我们身边只有拉姆一个小孩，

在我没死之前，给拉姆留上几只羊，我的希望是这样，我的草山

想拦上网围栏，可是拉不动。

老人的儿子项周多杰同样做了亏本生意，弄得妻子改嫁、小女儿送

人。幸好他还有点裁缝手艺，可以挣钱糊口，只是他嗜酒成癖，有了钱就去

喝酒，喝了酒就酩酊大醉。

多杰太老人每天除了和大孙女才让拉姆去几里路以外的湖边打水

外，几乎没有其他事可干。

他经常领着孙女坐在自家的草山上，絮絮叨叨地告诉小拉姆：从前咱

们家有很多很多牛、羊，就在这个山坡上吃草，这个山坡很大很大，是咱们

自己的草山⋯⋯

草原上的人渴望走出去，而外面世界的人又希望走进草原来看看。

这个外国女青年叫沃勒瑞，是美国俄亥俄州人。她放弃了在美国的好

职业，专程到这里来学习藏族“安多”方言。她给自己起了个藏语名字———

青海湖之波

ＱＩＮＧＨＡＩＨＵＺＨＩＢ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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